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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能借莫言

推介高密”

“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
红成汪洋的血海。”

这就是小说《红高粱》里，对于
“高密东北乡”风土地理的一句“标
签性”描写。

大块的色调、单一的场景。张
艺谋在拍电影《红高粱》时，将这种
原始和粗犷，用浓烈的色彩发挥到
极致，打动了金熊奖评委。

“可惜，现在你们已经看不到
红高粱了。”11日晚，在新闻发布会
上，莫言对追问他的“乡土情结”的
记者说。本来，现在正是高粱收获
的季节。

现实是，高密现在很少有人种
红高粱了，即便在地势最低洼的

“东北乡”，这种耐涝作物也已被玉
米取代。“红高粱”这个词，更多的
是以乡土意义的符号存在。

红高粱不种了，但现在，高密
有了中国(高密)红高粱文化节。

以前，高密领导出去经常面
临的尴尬是，“一提红高粱都知
道，一提高密都不知道。”

2010年9月，高密市举办了首
届红高粱文化节。借莫言笔下、
张艺谋电影里著名的“红高粱”
提升知名度。红高粱文化节包括
全国年画联展、茂腔演出周、书
法摄影作品展等十余项节庆活
动，前两届旨在打响知名度，让
高密“走向世界”。

两届红高粱文化节，莫言积
极介入。第一届时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获邀出席，山东省作协主席
张炜两年均应邀出席。“铁凝是
正部级，张炜是茅盾文学奖得
主，一个县级市要请到这样的人
物，很难啊！”高密市文广新局局
长邵春生不讳言，这都是借助莫
言的影响力。

本月底，高密市将举行第三届
红高粱文化节，新增的一个主题是
庆祝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由于莫
言已基本确定出席，邵春生乐观地
估计，冲着他获奖后的威望，今年
很多文艺界的名人都会来，“我们
不用那么辛苦地邀请了。”

按照计划，本届红高粱文化节
将尝试市场化运作，不再单纯主打
文化牌，会首次出现招商引资项目
签约仪式，此外还有企业高新技术
研讨会。

两年的品牌推介后，高密市期
待从红高粱文化节上看到点经济
效益。按照邵春生的设想，在“文化
搭台，经济唱戏”的思路下，红高粱
文化节最终将办成“囊括一切的重
大活动”。当然，这也包括其间将举
行的莫言作品研讨会。

“我们现在对莫言无需推介，

高密也没有能力推介莫言，我们只
能借莫言推介高密。”邵春生说，高
密要山没山、要水没水，搞旅游不
行。在莫言还没有获奖前，他就
已经被视为“高密第一名片”了。
现在，他获奖了，“怎样让莫言品
牌扩大高密的影响力，是我们要
考虑的事情。”

大江健三郎到高密

宁愿睡土炕

莫言的大哥管谟贤也在考虑
这个问题。

在莫言还没有成为作家前，管
谟贤是管家三兄弟中最有出息、学
历最高的，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
退休前是高密一中副校长。

七年前，管谟贤曾建议在东北
乡搞红高粱旅游项目，按照电影

《红高粱》和小说里的场景，发动村
民种上一片高粱地，造几个酒坊，
摆放一些高密的特产，吸引游客。

管谟贤画了设计图纸，乡里也
接受了他的建议，但最后未付诸实

现。每每看到高密电视台又一次放
映《红高粱》，管谟贤总会感慨：“电
影里的场景都找不着了，早没了大
片大片的高粱地。”

秋风苍凉，阳光很旺。一朵朵
丰满的白云，依旧在瓦蓝的天上游
荡，只是再没了“高粱上滑动着一
朵朵丰满白云的紫红色影子”。

仍然有人试图找寻。12日，来
自瑞典电视台的记者，刚到高密就
直奔莫言笔下的“东北乡”。在诺贝
尔文学奖评委会对莫言的评价中，
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创造了“一个令
人联想的感观世界”。这几乎是所
有来自国外的参观者最感兴趣的
地方。日本NHK电视台在消息公
布几天前也来了，把平安庄的莫言
旧居和莫言二哥家走访了个遍。

砖土结构的老宅早已无人
居住，门前杂草丛生，东西厢房
只剩一堵坍塌的墙，屋内是些沾
满灰尘的破家什——— 四五十年
前的收音机、老式橱子、破笤帚、
一张沾满灰尘的“福”字。

这座老宅承载了莫言的很
多记忆，他在这里出生、长大，结
婚生女。

在布置莫言文学馆的时候，
“莫言旧居”被搬到了馆里，老宅照
片占据了一整面墙壁，这也是毛维
杰眼中馆里最土气的部分。然而，
在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央视却相
中了这一背景，让莫言在这张老照
片前接受了一次专访。外国研究莫
言的人来这里，更是会对着这张老
照片不停翻拍。“他们怎么喜欢这
些东西啊？”毛维杰感到不解。

这样的“口味”，倒是跟大江
健三郎一致。10年前，诺贝尔文
学奖得主大江健三郎到高密，县
里安排他住最好的招待所，他不
住，反而愿意睡土炕。

为了体验高密的乡村生活，大
江健三郎还在莫言老家过了春节。
这位日本作家对高密的馒头表现
出了浓厚的兴趣，“高密馒头大，他
很好奇这么大的馒头是怎么蒸熟

的。”毛维杰说。
一家韩国电视台的摄制人员

也来到高密，探究莫言的文学是在
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他们专程到高
密的乡村看泥塑。泥塑是高密“四
宝”(另有扑灰年画、剪纸、茂腔)之
一，与其他地方泥塑仔细比较，期
待找出高密泥塑形象的独特气质。

研究莫言的一位东京大学的
学生为了听到正宗的高密茂腔，一
直在高密县城寻找茂腔演出，转了
五六天，终于在一超市前的小广场
听到了。这一莫言十分钟爱的当地
小剧种，有老外翻译成了“猫腔”，
听上去像在哭，能欣赏的本地人并
不多。

“外国人喜欢的东西，现在在
高密已经比较少了。”毛维杰感叹。
日本一个翻译家在翻译《丰乳肥
臀》时，因为对小说里写的环境很
陌生，就来到故事发生地体验，但
怎么也看不到小说里写的那些东
西，“感觉反差很大。”

我们有宝贝，但恰恰

没有认识到宝贝价值

莫言也在寻找他曾熟悉的乡
土世界。

毛维杰的印象中，每年从北京
回来，莫言最喜欢去吃饭的地方，
不是大酒店，而是那些藏在街头巷
尾的小饭馆。这位著名作家好一口
当地特有的“高密炉包”，还特别喜
欢混到集市里找“高密炉包”吃。

他不再想逃离这块“血地”，
尽管年轻时，莫言曾充满愤懑地
说，如果有一天能离开，“绝不会
再回来”。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
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
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
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
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
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
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
方。生存在这块土地上的我的父
老乡亲们，喜食高粱，每年都大量
种植。”这是莫言曾写下的一段文
字。可在50岁后，莫言越来越恋家，
每年，他都要回到高密住上一段时
间，寻找创作灵感。

有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
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
出来的。但莫言认为，正是这条“破
麻袋”，让他的文字有了独有的风
格，为他赢得了诺贝尔奖，“土，是
我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邵春生和莫言有30年的交
情。他眼里的莫言，一直就是个
土生土长的高密人，一点没变。

莫言的二哥管谟欣看弟弟
的小说，“都是庄稼地里长出来
的东西，寻常得很。”

“我想高密本地人看莫言写
的《蛙》会觉得乏味，因为这是他
们高密的龙门阵，小孩子都会
的。”网友“牛津才子”评价。

现在，这个“高密人”的小说
已经达到诺贝尔文学奖的高度，

“这对我们是一种震撼。”邵春生
说。他开始重新审视高密的民间
文化，“我们拥有宝贝，但恰恰没
有认识到宝贝的价值。”

在这位局长的最新规划里，
高密将打造红高粱文化园，这个
三年前规划但未启动的项目，将
很快付诸实施。电影《红高粱》里
的大片高粱地、造酒坊等场景将
被复制，莫言的文学王国“东北
乡”，将再现高密。

（上接B03版）

当时马越婷没有控制住，她
用很大的声调回答，不管是不是
莫言老师，他在我们心目中都是
高大的，他的作品该怎么卖就怎
么卖！

流着眼泪，马越婷觉着特别
有面子，“好多外国媒体不是不
看好莫言老师吗？这就像给了
他们一个大嘴巴！获奖的是我
们中国作家，还是跟我们公司
签约的！”

随后一个小时，她用手机接
起了30多家媒体打来的电话，还
有更多来不及看的短信。

错过了一个大好机会

12日，精典博维计划中的媒
体发布会在早已租好的会议室
召开，早上才飞回北京的马越婷
穿梭在会议厅，忙着招呼各路记
者。陈望治一直守在门口外面，
总揽全局。

得知莫言获奖后，精典博维

营销部副主管唐娟的一句话被
广为流传：“我们签的这个作家，
居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你想
想这个意味着什么，就相当于经
纪公司签的电影明星获得了奥
斯卡奖一样。”

会议室里挤满了一百多家
媒体的记者，包括瑞典和日本等
外媒记者。来晚的人，只能站着。

主办方在后面加了三排椅
子，这个德胜国际中心最大的、
能容纳百人的会议室还是太小
了。现场不少人感叹：“到底是

中国籍作家第一次获诺贝尔奖
啊！”

陈望治觉得公司太保守了，
该租个再大点的会议室，不过，
让他懊悔的是，“公司错过了一
个大好机会。”

从电视到纸媒再到网络，莫
言获诺贝尔奖这件事已经吊足
了公众的胃口，吸引了足够的眼
球。作为莫言的签约公司，现在
正是“收获”的黄金季节。

让人上火的是，精典博维原
本计划9月份推出的20册《莫言文

集》，因为一些意外，现在还在加
紧印刷，没有赶上这个“诺贝尔
盛宴”的饕餮时刻。

被天上掉下来的“馅饼”砸
中的，是上海文艺出版社。

这家出版社与莫言的合作
还未到期，今年刚推出了一套16

本《莫言作品系列》，目前正在紧
急调运纸张加印。

加印时唯一一处改动是，封
面上的推介语“茅盾文学奖得主
莫言”，变成了“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莫言”。

年轻时，莫言曾愤懑地
说，如果有一天能离开老家，

“绝不会再回来”。可50岁后，
莫言越来越恋家，每年都要
回高密住一段，寻找创作灵
感。

现在，这个“高密人”的
小说已经达到诺贝尔文学奖
的高度，“这对我们是一种震
撼。”莫言的老友、高密市文
广新局局长邵春生说。他开
始重新审视高密的民间文
化，“我们拥有宝贝，但恰恰
没有认识到宝贝的价值。”

一个县城的“诺奖效应”———

重新发现
“红高粱”

1987年拍《红高粱》时，莫言与张艺谋在莫言老家门口的草垛前合影。

当年在孙家口小石桥拍摄《红高粱》时的场景，前面蹲者为姜文。
如今，这里是保存比较完整的小说《红高粱》“遗址”。

破败的莫言旧居，如今成
为“朝圣者”最感兴趣的景点。

本报记者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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